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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寸
不亂
方 芳

上
周
這
段
時
間
，
街
上
滿
是
旗
海
，

熟
悉
的
臉
孔
，
慣
見
的
街
坊
，
揮
手
搖

旗
，
好
不
熱
鬧
。
這
是
全
民
政
治
遊

戲
，
也
是
不
可
避
免
的
遊
戲
。

衣
食
無
憂
的
富
二
代
，
為
好
朋
友
助

選
，
毫
不
錫
身
在
街
頭
站
台
；
為
了
拉
票
，

全
家
幾
代
人
穿
同
一
服
裝
，
呼
朋
喚
友
，
人

情
牌
一
網
打
盡
。
他
們
的
投
入
，
也
牽
動
我

們
的
心
，
投
票
日
到
朋
友
的
選
區
打
打
氣
，

感
受
點
點
氣
氛
。

一
家
人
政
治
理
念
一
致
，
無
疑
有
利
家

庭
和
諧
，
若
理
念
不
同
，
家
庭
要
和
睦
，
就

只
能
多
談
親
情
，
避
談
政
治
，
無
謂
傷
了
和

氣
。選

舉
塵
埃
落
定
，
在
群
組
中
，
道
賀
與

安
慰
，
也
是
一
句
起
兩
句
止
，
吵
熱
了
個

月
，
大
家
都
想
靜
一
靜
。
而
且
，
再
熱
的
祝
賀
和
安

慰
，
也
不
如
讓
人
家
好
好
休
息
。

一
場
大
工
程
選
舉
，
動
員
大
量
人
力
、
物
力
、

金
錢
、
人
情
，
消
耗
精
神
、
時
間
，
還
有
應
對
抹

黑
，
投
訴
犯
規
…
…
。
大
戰
過
後
，
勝
利
者
和
失

敗
者
的
團
隊
都
七
勞
八
傷
了
，
需
要
時
間
休
養
生

息
。有

參
選
區
議
員
的
朋
友
，
在
參
選
前
發
現
身
體
出

了
問
題
，
只
能
頭
痛
醫
頭
，
腳
痛
醫
腳
；
選
舉
後
靜

靜
到
醫
院
再
做
手
術
，
可
見
其
壓
力
之
大
，
不
是
一

般
人
能
頂
得
住
的
。

區
選﹁
大
戰﹂
過
後
第
一
天
，
生
活
回
到
正
常
軌

道
，
上
班
的
上
班
，
外
遊
的
外
遊
，
要
到
北
京
談
生

意
的
，
被
大
雪
阻
礙
航
班
…
…
，
正
是
香
港
這
選

舉
，
把
我
們
的
視
線
焦
點
化
了
，
忽
略
了
法
國
恐
襲

的
戰
場
，
仍
在
繼
續
。

大戰過後

很
多
人
都
曾
經
租
過
房
，
或
者
正
在
租
房
。

通
常
，
一
個
人
所
住
的
房
子
是
租
或
買
，
只
要
看

屋
內
家
具
的
價
值
、
在
家
居
佈
置
上
所
花
的
心
思
，

以
及
衛
生
整
潔
的
程
度
上
，
基
本
就
可
以
判
斷
出

來
。
當
然
這
些
判
斷
也
並
不
是
百
分
之
百
的
準
確
。

朋
友
小
劉
從
外
地
到
深
圳
打
工
多
年
，
後
來
終
於
與
人

合
夥
開
了
公
司
做
點
小
生
意
。

在
深
圳
的
十
幾
年
裡
，
小
劉
一
直
輾
轉
地
在
各
處
租
房

子
住
，
據
我
所
知
，
他
租
過
的
房
子
將
近
十
處
。
小
劉
在

城
中
村
與
人
合
租
時
曾
邀
請
我
去
作
客
，
後
來
搬
到
現
在

高
檔
公
寓
裡
的
兩
百
平
米
的
大
房
子
時
，
也
請
我
去
喝

茶
。從

以
前
的
單
身
一
人
，
到
現
在
有
了
老
婆
孩
子
；
從
以

前
的
狹
窄
單
房
，
到
現
在
的
公
寓
大
屋
，
小
劉
所
租
的
房

子
空
間
變
得
大
了
很
多
，
但
是
屋
內
的
髒
亂
卻
一
成
不

變
。
所
有
的
家
具
都
是
東
拼
西
湊
的
廉
價
物
，
款
式
和
顏

色
搭
配
更
是
絲
毫
不
講
究
，
亂
七
八
糟
地
堆
在
屋
內
，
加

上
各
種
公
司
的
產
品
樣
辦
，
家
不
像
家
，
倒
像
是
一
個
不

分
類
的
二
手
市
場
。
女
主
人
一
臉
的
無
所
謂
，
雖
然
穿
得

還
算
整
齊
得
體
，
在
屋
內
彷
彿
不
是
女
主
人
，
而
是
二
手

市
場
的
售
貨
員
。

和
小
劉
聊
起
家
居
佈
置
、
清
潔
衛
生
等
話
題
，
小
劉
滿

不
在
乎
地
說
：﹁
反
正
是
租
的
房
子
，
佈
置
那
麼
好
，
打

掃
那
麼
乾
淨
幹
嗎
？
再
好
也
是
幫
房
東
做
的
，
那
我
不
成

了
傻
子
嗎
？
既
然
房
子
不
是
我
自
己
的
，
不
管
住
多
長
時
間
，
能
將

就
還
是
將
就
吧
。﹂

後
來
我
再
也
沒
有
到
小
劉
家
去
過
。

女
性
的
抱
怨
總
是
時
時
能
聽
到
。

在
聚
會
上
就
聽
得
一
個
平
日
看
上
去
挺
穩
重
的
小
姑
娘
焦
慮
地
向

周
邊
的
人
訴
苦
，
說
因
為
房
東
要
漲
房
租
，
她
急
急
忙
忙
地
找
了
一

套
便
宜
的
房
子
就
搬
了
過
去
，
然
而
又
覺
得
新
搬
的
房
子
有
各
種
不

好
，
又
在
準
備
尋
找
新
的
房
子
搬
家
。
我
冷
耳
旁
聽
，
得
出
的
結
論

是
，
小
姑
娘
覺
得
，
不
管
怎
麼
搬
家
，
別
人
的
房
子
終
歸
不
是
自
己

的
家
。

最
近
到
過
另
一
位
文
友
的
家
，
也
是
租
的
房
子
，
卻
與
小
劉
和
小

姑
娘
二
人
有
天
壤
之
別
。

文
友
的
家
租
在
已
有
近
三
十
年
歷
史
的
舊
小
區
裡
。
那
一
片
的
小

區
早
期
規
劃
得
不
大
好
，
樓
層
低
矮
，
樓
與
樓
之
間
的
距
離
頗
近
，

室
內
的
光
線
也
不
大
好
。

然
而
一
進
屋
，
便
覺
得
眼
前
一
亮
。
文
友
在
她
小
小
的
陽
台
上
種

了
花
草
，
除
了
深
深
淺
淺
的
紅
色
外
，
還
有
藍
色
的
、
黃
色
的
、
白

色
的
、
橘
色
的
…
…
花
兒
雖
然
不
多
，
但
入
眼
盡
是
明
亮
鮮
艷
的
顏

色
。
而
花
草
的
綠
意
又
延
伸
至
屋
內
，
書
櫃
和
茶
几
上
都
擺
着
雅
致

的
蘭
花
，
幽
幽
地
散
發
着
清
香
，
配
合
着
幾
件
簡
單
卻
不
失
品
位
的

家
具
，
整
個
屋
子
讓
人
感
覺
簡
潔
而
高
雅
。
正
應
了
那
句﹁
室
雅
何

須
大
，
花
香
不
在
多﹂
。

文
友
招
呼
我
們
坐
下
，
沖
茶
給
我
們
喝
，
氣
定
神
閒
的
樣
子
和
屋

子
的
氣
質
極
是
相
襯
。
談
笑
間
，
她
不
時
和
她
的
愛
人
的
對
視
又
讓

屋
子
裡
充
滿
了
溫
馨
。

有
人
忍
不
住
八
卦
地
問
，
又
不
是
自
己
的
房
子
，
交
了
房
租
，
還

替
房
東
把
房
子
收
拾
得
這
麼
漂
亮
，
難
道
不
覺
得
吃
虧
嗎
？
文
友
淡

淡
一
笑
：﹁
人
生
在
世
，
沒
有
什
麼
是
真
正
屬
於
誰
的
，
房
子
也
一

樣
，
租
的
買
的
都
一
樣
。
再
說
，
我
住
在
自
己
親
手
拾
綴
出
來
的
漂

亮
屋
子
裡
，
怎
麼
會
吃
虧
？﹂

所
謂
的﹁
吃
虧
是
福﹂
，
正
是
說
文
友
這
種
豁
達
的
心
態
吧
！

我
自
己
也
曾
住
過
單
身
宿
舍
，
也
曾
租
過
房
子
，
也
曾
在
房

租
、
產
權
這
些
凡
俗
的
瑣
事
上
花
費
了
很
多
的
時
間
和
精
力
。
細

細
想
來
，
那
些
浪
費
掉
的
時
間
和
精
力
實
在
是
不
值
得
。
正
如
那

位
文
友
所
說
，
人
生
在
世
，
沒
有
什
麼
是
真
正
屬
於
我
們
自
己

的
。其

實
如
今
中
國
的
房
子
產
權
也
不
過
七
十
年
而
已
，
糾
結
在﹁
租

的﹂
和﹁
買
的﹂
之
間
並
沒
有
多
大
的
意
義
。
說
到
底
，
我
們
的
心

在
哪
裡
，
愛
在
哪
裡
，
家
才
在
哪
裡
。
不
管
什
麼
樣
的
房
子
，
都
不

過
是
我
們
暫
時
棲
身
的
所
在
而
已
。

租屋也是家

巴
黎
恐
襲
，
舉
世
震
驚
，
同
聲
譴
責
，
法

國
政
府
更
憤
而
報
復
，
空
襲
伊
斯
蘭
國
，
這

是
政
府
為
人
民
做
的
事
。
人
民
呢
？
當
然
哀

慟
、
悲
傷
，
尤
其
是
死
傷
者
家
屬
，
但
人
們

卻
看
到
兩
個
沒
有
眼
淚
的
感
人
鏡
頭
：

恐
襲
不
久
，
在
巴
黎
巴
塔
克
蘭
劇
院
外
，
很
多

人
來
向
罹
難
者
致
哀
，
送
上
鮮
花
。
法
國
傳
媒
在

現
場
捕
捉
到
一
個
溫
馨
的
鏡
頭
，
那
是
一
對
父
子

的
對
話
，
他
們
是
越
南
裔
法
國
人
。

記
者
問
男
孩
是
否
知
道
發
生
甚
麼
事
，
男
孩
說

知
道
：﹁
我
們
必
須
非
常
小
心
，
必
須
搬
家
。﹂

他
身
邊
的
爸
爸
安
慰
他
：﹁
我
們
不
用
搬
家
，
法

國
就
是
我
們
的
家
。﹂
因
為﹁
壞
人
哪
裡
都

有﹂
。
但
男
孩
仍
然
憂
慮
，
更
直
言
：﹁
他
們
有

槍
。
他
們
很
卑
劣
，
會
向
我
們
開
槍
。﹂
爸
爸
於

是
說
：﹁
他
們
也
許
有
槍
，
但
我
們
有
花
…
…﹂

另
一
段
令
人
欲
哭
無
淚
的
獨
白
是
一
位
叫
安
托

︵A
ntoine

Leiris

︶
的
記
者
，
他
年
輕
的
妻
子
正

是﹁11·13

恐
襲﹂
遇
難
者
之
一
，
他
的
悲
痛
無

以
復
加
，
但
三
天
後
，
他
在facebook

這
樣
對
恐

怖
分
子
說
︵
摘
要
︶
：﹁
周
五
之
夜
，
你
們
奪
走

了
我
的
妻
子
，
但
你
別
想
得
到
我
的
仇
恨
。
我
不

知
道
你
們
是
誰
，
也
不
想
知
道
，
因
為
你
們
的
靈

魂
已
死
。
如
果
說
，
你
們
為
了
神
明
而
進
行
的
盲

目
殺
戮
會
讓
我
們
看
到
神
明
的
聖
容
，
那
我
妻
子

身
上
的
每
一
顆
子
彈
都
將
是
神
明
心
上
的
一
道
傷

痕
。
所
以
，
我
不
會
將
仇
恨
當
作
禮
物
送
給
你

們
。
這
是
你
們
所
追
求
的
，
正
是
這
樣
的
愚
昧
造

就
了
今
日
的
你
們
，
以
憤
怒
來
回
應
仇
恨
，
等
於

向
愚
昧
屈
服
。
你
們
想
令
我
恐
懼
，
想
讓
我
以
懷

疑
的
眼
神
打
量
我
的
同
胞
，
想
讓
我
為
了
安
全
而

犧
牲
自
由
。
但
我
不
會
讓
你
得
逞
。﹂

記
者
提
到
他
的
妻
子
時
，
他
說
：﹁
她
卓
爾
不

群
，
是
我
一
生
摯
愛
、
是
我
兒
子
的
母
親
，
但
我

不
會
恨
你
們
。﹂
他
還
說
，﹁
我
當
然
很
哀
傷
，

我
把
小
小
的
勝
利
讓
給
你
們
，
但
哀
傷
是
短
暫

的
，
因
為
以
後
我
和
愛
妻
將
永
遠
同
在
，
我
們
自

由
的
靈
魂
會
在
天
堂
重
逢
，
而
天
堂
的
大
門
永
遠
不
會
向
你

們
敞
開
。
我
們
比
全
世
界
的
敵
人
都
有
力
量
。
我
沒
有
時
間

浪
費
在
你
們
身
上
。
我
的
兒
子
只
有
十
七
個
月
大
，
他
叫

M
elvin

，
他
會
每
天
清
晨
都
起
床
，
用
快
樂
和
自
由
來
羞
辱

你
們
，
因
為
你
們
只
有
仇
恨
。﹂

兩
個
片
段
的
震
撼
力
不
弱
於
恐
襲
本
身
，
廣
為
流
傳
。
兩

位
年
輕
的
父
親
面
對
如
此
巨
大
的
創
傷
和
災
難
，
他
們
沒
有

想
到
仇
恨
，
沒
有
讓
噩
耗
擊
倒
，
反
而
發
誓
要
好
好
活
着
，

教
育
好
下
一
代
，
不
要
仇
恨
，
因
為
仇
恨
只
是
無
知
者
的
思

路
。
這
就
是
人
性
的
光
輝
，
文
明
的
力
量
。
看
到
這
裡
，
令

人
對
巴
黎
這
個
花
都
又
多
一
份
情
意
。

他們有槍，我們有花 獨家
風景
呂書練

剛
完
結
的
區
議
會
選
舉
，
整
體
投
票
率
上

升
，
投
票
人
數
增
加
。
更
可
喜
的
是
，
不
論

參
選
者
、
投
票
者
和
當
選
者
，
都
多
了
許
多

年
輕
新
面
孔
，
證
明
香
港
新
一
代
都
十
分
關

心
香
港
。
上
一
屆
二
零
一
一
年
區
議
會
選
舉

共
有
四
百
十
二
個
民
選
議
席
，
而
今
屆
則
有
四
百

三
十
一
個
民
選
議
席
。
除
了
選
民
、
區
議
員
中
有

新
面
孔
加
入
外
，
二
零
一
五
年
區
議
會
選
舉
亦
加

入
了
不
少
新
選
區
，
例
如
啟
晴
邨
及
德
朗
邨
等
。

啟
晴
邨
、
德
朗
邨
在
十
八
區
的
分
屬
中
，
歸
入
九

龍
城
區
，
而
九
龍
城
區
一
直
是
香
港
演
變
的
指

標
，
現
正
進
行
的
沙
中
線
工
程
以
及
啟
德
發
展
項

目
亦
對
香
港
未
來
的
發
展
舉
足
輕
重
。

啟
晴
邨
與
德
朗
邨
，
分
別
於
前
年
七
月
及
十
二

月
陸
續
入
伙
，
一
直
備
受
矚
目
。
邨
內
設
有
大
型

休
憩
公
園
，
環
境
優
美
，
部
分
單
位
更
坐
擁
海

景
，
交
通
便
利
，
得
到﹁
市
區
公
屋
王﹂
之
美

譽
。
除
基
本
設
施
外
，
教
育
局
亦
投
放
很
多
資

源
，
不
少
學
校
已
經
逐
步
遷
入
，
例
如
聖
公
會
聖

十
架
小
學
，
它
的
前
身
為
靜
山
小
學
和
日
修
小

學
，
此
前
坐
落
於
最
老
牌
屋
邨
之
一
的
彩
虹
邨
，

見
證
嬰
兒
潮
到
區
內
人
口
老
化
，
經
歷
學
校
由
學

額
緊
張
到
縮
班
，
經
過
種
種
變
遷
，
下
年
小
學
將

遷
入
啟
德
新
校
舍
。
新
校
舍
最
大
特
色
是
着
重
綠

色
、
環
保
，
有
接
近
三
成
面
積
是
綠
化
設
施
，
例
如
樓
層
中

間
會
有
花
園
，
讓
學
生
可
以
在
一
個
充
滿
綠
色
的
環
境
下
學

習
。
學
校
天
台
有
空
中
花
園
，
一
大
片
園
地
讓
學
生
栽
種
植

物
。
帶
領
兩
校
由
合
併
到
遷
校
的
陳
頌
康
校
長
年
輕
實
幹
，

深
得
家
長
和
學
生
愛
戴
。
寄
望
下
年
遷
校
後
，
在
啟
德
新
社

區
繼
續
培
育
出
堅
壯
小
樹
苗
，
亦
為
九
龍
城
區
帶
來
更
多
新

面
孔
、
新
動
力
！

九龍城啟德新動力 思旋
天地
思 旋

朋
友
請
吃
大
閘
蟹
，
地
點
在
灣
仔
的
浙
江
軒
。
甫
一
抵

達
，
便
嚇
了
一
跳
，
因
為
桌
上
擺
滿
了
各
式
各
樣
的
紹
興

名
酒
，
都
是
古
越
龍
山
的
出
品
，
光
是
註
明
年
份
的
花

雕
，
便
有
五
年
、
十
年
、
十
五
年
和
二
十
年
四
種
，
還
有

雕
王
和
女
兒
紅
兩
款
，
更
有
四
款
瓶
子
樣
式
相
同
，
只
是

上
面
的
種
類
字
體
不
一
樣
，
分
別
是
：
加
飯
、
元
紅
、
善
釀
和

香
雪
。
這
四
款
紹
興
酒
，
我
在
香
港
還
沒
見
過
，
而
且
我
曾
看

過
小
說
寫
到
香
雪
，
所
以
便
毫
不
客
氣
地
打
開
來
品
嚐
。
原
來

香
雪
很
甜
，
加
熱
後
甜
味
更
是
濃
郁
，
讓
我
記
起
小
時
候
長
輩

在
煮
糖
水
時
去
偷
吃
的
片
糖
。

香
港
平
時
喝
的
時
髦
酒
類
，
當
然
是
葡
萄
酒
。
可
是
時
序
一

進
入
深
秋
，
那
便
是
黃
酒
的
天
下
，
因
為
吃
大
閘
蟹
，
少
了
紹

興
的
美
酒
作
配
，
就
會
大
為
失
色
。

從
清
朝
到
民
國
初
期
，
紹
興
酒
就
像
現
今
的
葡
萄
酒
一
樣
，

是
筵
席
上
的
必
備
。
當
年
的
名
士
張
伯
駒
說
過
：﹁
人
在
世
上

混
，
得
有
四
樣
本
事
：
一
筆
好
字
，
兩
口
二
黃
，
三
斤
黃
酒
，

四
圈
麻
將
。﹂
如
今
香
港
的
世
道
，
好
的
毛
筆
字
已
經
快
沒
什

麼
人
會
寫
；
二
黃
的
京
劇
，
比
能
唱
兩
句
意
大
利
歌
劇
的
人
口

少
得
多
；
三
斤
黃
酒
，
能
喝
不
醉
的
人
更
少
；
四
圈
麻
將
倒
是

流
行
得
很
。
四
樣
本
事
缺
其
三
，
不
知
是
不
是
港
人
覺
得
日
子
不
好
混
的

原
因
之
一
？

當
年
知
名
的
漫
畫
家
豐
子
愷
，
曾
經
有
人
勸
他
留
在
台
灣
，
他
卻
說
：

﹁
寶
島
處
處
好
，
四
季
如
春
，
人
情
味
濃
，
獨
缺
一
點
，
無
紹
興
老

酒
。﹂
後
來
台
灣
釀
出
了
紹
興
酒
，
還
流
行
加
顆
話
梅
到
酒
裡
來
喝
。
現

在
的
紹
興
老
酒
，
隨
時
可
以
買
到
，
但
那
分
豐
子
愷
口
中
的
濃
濃
人
情

味
，
卻
變
得
淡
多
了
。

看
着
浙
江
軒
飯
館
桌
上
的
古
越
龍
山
二
十
年
陳
釀
，
我
就
建
議
先
喝

了
，
因
為
趁
着
清
醒
時
，
從
年
份
低
的
往
下
喝
，
才
能
體
會
二
十
年
陳
釀

的
香
醇
。
不
然
，
奧
巴
馬
招
待
習
近
平
的
國
宴
裡
，
第
一
道﹁
黑
松
露
野

生
磨
菇
湯﹂
配
的
古
越
龍
山
二
十
年
陳
釀
的
美
味
，
就
喝
不
出
個
所
以
然

了
。 黃酒酒話

琴台
客聚
胡野秋

隨想
國

興 國

不知何時起，「中產階級」一詞在中國忽然
「熱」了起來。
立冬夜與朋友喝茶，話題忽然轉到這個議題
上。有人說，隨着中國全面小康來臨，中產階級與
日俱增了。曹教授說，所謂中產階級，是指受過良
好教育、從事腦力勞動或高技術工作、待遇優裕、
可以經常享受休閒旅行的白領一族，它是國人豐衣
足食之後，生活質量和精神追求大幅提升的必然趨
勢。他指着一桌人笑道：「我看各位日子都過得蠻
滋潤，都邁進中產階級之列了！」
閨蜜劉梅搖搖頭，苦笑道：「我家可不是啊！

媒體說中國中產階級第一條標準就是家庭月收入
4.5萬，年收入50萬元以上，我和老公兩人月薪不
足6,000塊，一年還不到7萬元，離中產階級差遠
啦！」
老王瞅着劉梅，端起茶盅一飲而盡，開口道：
「劉梅啊，你家不愁吃不愁穿，有車有房，用的是
名牌，吃的是美食，喝的有紅酒和普洱。你孩子大
學剛畢業就應聘到國家電網，工資一定不低，光你
家那套市中心160平方的四居室，起碼就值二百萬
呢，你家不『中產』，誰家『中產』？」我知道，
老王是外地人，前些年來鄭州開了家煙酒公司，這
兩年經營不順，一家人還租房住呢。
劉梅衝着老王笑道：「王哥，誰不知道，您的
煙酒店光流動資產有好幾百萬吧？那成箱的茅台、
洋酒、五糧液和中華小熊貓可是真金白銀呀……
我知道，您在信陽老家早蓋上別墅了，鄭州航空港
那邊您還買了幾間商舖呢！您哪，早就中產階級
嘍！」
老王結巴着嘴，一時無言以對。
曹教授道：「票子、房子、車子，這些都是中

產階級的『硬指標』，但光有這些還不夠，還要有
詩意的生活，包括注重保健、經常鍛煉，有空閒也
有能力參與游泳、騎馬、登山、滑雪乃至哥爾夫等
高規格運動，還要有生活情調，譬如聽音樂、觀畫
展、讀中外名著、欣賞話劇、昆曲、芭蕾等文藝活
動……總之，中產階級應該是物質和精神的全面
提升……」
回家躺在床上，「中產階級」四字一直在我腦

海打轉。
猶記得，2002年11月的中共十六大報告，曾提

出未來若干年要大力發展中等收入階層。十幾年間
中國中等收入人群真的猛增起來。一些人就將這一
階層與時髦的中產階級畫了等號。確實，現在大多
數中國青年都把「中產」作為奮鬥目標，但中產階
級的定義和標準，卻見仁見智，難有共識。有人說
它是「敢扶大爺大媽，敢拍馬雲塗鴉，敢吃新疆切
糕，敢點青島大蝦」。
當年奧巴馬競選總統時曾宣佈將推出更多的中

產階級：「你有足夠大的房子，可以供養你的妻兒
家眷，醫療和退休金也有保障。」按此定義在美國
當「中產階級」並不難，事實上其比重已佔全國
70%以上。隨着中國GDP的持續遞增，一個新興
的中產階級也在神州崛起，尤以身處北上廣、三四
十歲、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為主流。
近日有瑞士信貸集團報告稱，中國中產階級人

數已居全球之冠，達1.09億人，已經超過美國。
億萬富翁馬雲則聲稱中國中產階級已達3億，未來
十幾年將超過5億。不知道這些預測用意如何、正
確與否，但中產階級在中國方興未艾已是不爭的事
實。
阿敏是北漂族，現任北京一家電視媒體記者，

憑借形象姣好、口齒伶俐和工作熱情而頻頻出境，
使她供職的欄目收視率「爆棚」，廣告覆蓋率隨之
激增，其薪金待遇也與日俱增，她自己坦承「進入
中產階級了」。前幾年阿敏就在京城三環內買了套
三居室，接着又將那輛紅色「卡羅拉」換成了豪華
橙色「奔馳GLK300」。閒暇時，阿敏喜歡偕朋友
逛燕莎、賽特，優雅地選購各種奢侈品，舉辦假日
「Party」和出國度假更是家常便飯。
阿敏代表了中國「白富美」一族現狀，她很滿

意自己的幸福指數。但並非所有中產階級都是幸福
的。
M先生夫妻雙雙十年前從一家國企下崗，全家

生活陷入困境。好在他有一手過硬的電焊技術，應
聘到溫州一家民企，靠敬業贏得老闆信賴和重用，
月薪達到6,000元，隨後妻子也來該公司上班。近
年隨着企業出口倍增產銷兩旺，已成公司主管的
M與妻子收入水漲船高，在溫州買了房子和車
子，邁入「中產階級」行列，讀高中的獨生子也轉
學來此，一家人其樂融融。豈料三年前兒子得了可
怕的白血病，昂貴的醫療費很快使M先生捉襟見
肘、債台高築，即使老闆慷慨解囊，對於源源不絕
天文數字的醫療費仍是杯水車薪，他一家終於因病
返貧。
M家的遭遇是許多人家一個縮影。事實上，大部

分中等收入者還在為孩子、房貸、看病、養老這類
事糾纏着，尋找一個安穩祥和的心靈港灣並非易
事。即使在「世界老大」的美國，日益拉大的貧富
差距和連年的經濟衰退，已使愈來愈多中產階級的生
活水平大打折扣了。無論中國或美國，不少人已不可
承受「中產」之重，生怕一不留神重返「赤貧」。
我的侄女佳佳大學畢業後數次跳槽，她喜歡獨

來獨往，最後到一家保險公司當了保險經紀人，由
於人脈豐富、腿勤嘴勤和親和力超好，她的業務量
不斷攀升，薪水遠勝在職場打拚時，她與老公年薪
有20幾萬，但距「中產階級」還相差甚遠，房貸
的壓力、座駕的開銷、育兒的費用更令她日夜拚搏

不敢鬆懈。有人勸她換一種工作，她說：「雖然我
還不能迅速達到物質上的『中產』，但能通過辛勤
奮鬥實現精神上的『中產』，我是『累並快樂
着』，自我感覺挺幸福！」
台灣歌手鄭智化在《中產階級》中唱道：「我

常常喝着可樂，我吃着漢堡，只是心中空虛，飢渴
無法填飽，是不是就這樣平凡到老，我的日子一直
不壞不好……」這恐怕代表了不少中產階級和準
中產階級的心態。
某些中產階級舉止很令人側目。筆者曾參加一

個赴西歐旅遊團，同行的幾名「中國大媽」個個揮
金如土，出手任性，恨不得將外國名牌一網打盡，
但一個個像品位低俗的「土豪」，動輒在大庭廣眾
口出粗言，令同胞汗顏，這樣的「中產階級」實在
不能令人恭維！
筆者以為，中產階級不啻坐擁充裕的物質財

富，還極需有格調的優雅生活。他們不一定居必豪
宅、穿必名牌、吃必山珍海味，但寓所必須乾淨亮
堂，餐桌必有健康美食，穿着必定舒適得體。中產
階級不是貴族，更非「土豪」，應該像生活富足、
談吐高雅的紳士。中產不中產，心境是關鍵，億萬
富翁不一定比普通藍領幸福，古人的「斯是陋室，
惟吾德馨」、「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外國
人講的「詩意的生活」，才是最值得期待的。

中產階級
百
家
廊

張
愛
玲

好
助
手
，
可
遇
不
可
求
，

朋
友
就
為
此
吐
過
苦
水
。
她

多
年
前
開
設
剪
報
公
司
時
，

其
中
有
客
戶
願
意
以
雙
倍
價

錢
希
望
於
早
上
八
時
前
傳
送

有
關
該
公
司
訊
息
的
剪
報
，
但
朋

友
的
員
工
習
慣
九
時
才
開
始
工

作
，
所
以
最
初
不
敢
答
應
這
差

事
，
可
是
其
中
新
來
一
位
小
伙
子

說
他
可
以
早
兩
小
時
上
班
，
意
思

是
想
加
多
時
薪
兩
小
時
，
朋
友
不

想
有
失
客
戶
，
也
就
答
應
了
，
八

時
傳
送
那
份
剪
稿
收
入
，
無
疑
全

數
支
付
小
伙
子
，
小
伙
子
欣
然
接

納
，
過
不
了
一
段
日
子
，
有
天
對

方
來
電
投
訴
，
說
剪
報
沒
有
準
時

傳
到
，
朋
友
失
驚
之
下
翻
查
傳
真

影
印
，
小
伙
子
才
硬
着
頭
皮
說
他

有
時
打
機
晏
了
起
床
，
心
中
有

鬼
，
十
時
傳
真
出
去
的
剪
報
，
自

作
聰
明
在
稿
子
上
寫
上﹁
八
時
傳

送﹂
，
以
為
可
以
過
關
，
卻
不
知

道
傳
真
紙
上
有
時
間
記
錄
，
對
方
馬
上
終
止

合
約
，
朋
友
啞
口
無
言
，
貼
錢
送
走
小
伙
子

事
小
，
公
司
損
了
清
譽
事
大
，
憋
着
這
一
肚

子
氣
，
至
今
提
起
都
不
開
心
。

同
樣
是
初
出
道
小
伙
子
的
故
事
：
年
前
家

居
裝
修
，
全
權
交
由
老
經
驗
的
師
傅
策
劃
，

他
為
人
細
心
，
很
多
我
們
沒
關
注
到
的
小
節

都
留
意
到
，
工
夫
做
到
一
半
，
成
績
已
超
乎

我
們
想
像
。
到
了
工
程
快
將
完
成
，
我
們
看

着
滿
意
，
自
然
更
加
沒
有
意
見
，
只
是
最
後

一
段
小
工
程
，
老
師
傅
的
小
伙
子
助
手
在
安

裝
窗
台
上
的
雲
石
橫
條
時
，
可
能
接
到
女
朋

友
的
電
話
，
歡
天
喜
地
趕
着
出
門
，
誰
料
不

到
三
分
鐘
，
轟
然
一
聲
巨
響
，
還
沒
有
黏
牢

的
橫
條
雲
石
跌
落
廁
箱
，
登
時
跌
破
了
頂

蓋
；
另
外
由
他
負
責
大
廳
窗
台
補
漏
的
工

夫
，
到
了
雨
天
，
才
發
覺
窗
台
的
縫
隙
沒
有

完
全
填
好
，
老
師
傅
大
概
沒
有
想
過
，
他
當

學
徒
時
代
從
未
有
過
的
疏
忽
，
居
然
今
日
他

的
小
學
徒
卻
犯
上
了
。
以
上
兩
個
例
子
，
別

以
為
只
是
個
別
情
況
，
跟
今
日
很
多
不
同
行

業
的
老
技
工
談
起
，
都
有
請
不
到
理
想
接
班

人
才
之
嘆
。
新
一
代
做
事
那
麼
粗
心
大
意
，

是
自
信
心
過
強
還
是
看
不
起
工
作
的
低
微
，

做
起
事
來
才
這
樣
馬
馬
虎
虎
，
養
成
這
種
習

慣
，
怎
指
望
日
後
成
就
得
了
大
事
？

助手可能變「阻手」 翠袖
乾坤
連盈慧

■責任編輯：陳敏娜 2015年11月26日（星期四）

■中產階級要擁有格調的生活。 網上圖片


